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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這是一個涼爽的六月天，克麗絲迎來了對她的行刑日。



州長向聯邦最高法院提交的議案已經被批准，議案中不僅說明恢復死刑對於遏制犯罪的必要性，而且還提出了應該公開行刑，這對於死囚的羞辱將是前所未有的，有效的做到殺一儆百。



為了順利的執行，克麗絲已經在昨天由女子監獄轉到了地方法院關押，她最後一晚只能赤身裸體，在一間有１５０年歷史的地下牢房度過。



為她特備的最後一餐很豐盛，但她什麼也沒吃——想一想，當太陽偏西的時候自己就要被公開絞死，想到所有人都能看到自己的裸體在涼風中顫抖，都將注視著一個少女的青春在絞索中緩慢的消逝——的確，她如何吃得下東西？



這已經夠讓她覺得羞臊了，而克麗絲其實更在意自己最愛的女伴，明天她肯定會被帶到人群的最前列，注視絞刑的所有細節，那怕是她的口涎、鼻水、不受控制的小便……雖然她們已經開始一起生活，但如此隱私的事情她從來都沒讓女伴看到。



到了晚上，原來從頂窗瀉下的一縷陽光也散去了，石頭砌成的牢房更顯陰冷，牆上連青苔也看不到，牢房內連一點生機都沒有。



克麗絲向看守要了一瓶葡萄酒，裹著一條毛毯靠坐在門口的鋼柵前，及閘外的看守四目相對。



為了防止她自殺，門外始終有人值守，而且一盞燈整夜都照著裏面，克麗絲終於知道什麼是「度日如年」，生命中的最後的一天讓她快要發瘋了。



門外傳來一陣響動，克麗絲看到監獄長走了進來，問她是否準備好了。



「當然！沒什麼可準備」她答道。



他看了看裏面：「我建議妳最好去……方便一下，妳知道的，小姐，這是為妳好……」



克麗絲盯著他：「我真想在行刑的時候當眾方便，這樣你們會不會更滿意呢，你們不正是想讓我被羞辱嗎？我說的沒錯吧，監獄長？」



他點點頭，向後面揮了揮手，四個身材彪悍的看守走了進來圍住了克麗絲。



不一會兒，他們就將克麗絲的胳膊緊緊的綁在了背後，又給她罩上了一個黑色帶帽子的斗篷，遮住了她的身體，接著，他們讓克麗絲坐在地上，給她穿上高跟涼鞋，並繫好鞋帶。



一切準備停當，幾個人帶著克麗絲從牢房走了出來，她還沒來得及回頭再看一眼，就被催著走上一條長廊。



高跟鞋走在石頭地上發出咯?咯?的聲音，配上她的裝扮，在狹窄的走廊裏聽起來更增添了幾分詭異。



有幾次她差點滑倒，到最後看守不得不駕著她直到走廊盡頭。



走上一段破舊的樓梯，前面是一扇門。



一個看守打開門，克麗絲剛走出死囚牢，早已等在外面的記者頓時活躍起來，無數的相機伸向了克麗絲，幾個電視鏡頭也對準了她，強大的閃光讓她幾乎睜不開眼，快門聲和柴油發電機的馬達聲讓這個首位因同性戀而獲罪處死的姑娘感到十分煩躁。



看守和開道的法警擁著她擠出記者的包圍，來到和拘押所一牆之隔的法院，她看到法院外的街道上已經臨時搭建了一座看臺，不是很高，臺子四角是有著啤酒標誌的霓虹燈招，空氣中飄散著烤肉的味道，市民們顯然把這個日子當做了一場狂歡。



當他們看到今天的主角，便迅速圍攏過來，將克麗絲圍在中間，又是一片相機聲，沒帶相機的人掏出了手機，所有人的臉上都泛著光彩，與黑袍遮身的女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每個人都努力向前傾著身體，誰都不想錯過這個近距離、甚至是零距離接觸死囚的機會，更何況她還是位未婚的少女。



他們沒有失望——克麗絲從他們身邊走過去，晚上涼風習習，頻頻帶起她的斗篷，他們的手機拍下了少女光滑的乳溝、平坦的小腹，甚至有人從下面拍到了她最隱私的陰部。



法院的旁邊立著一個ＬＥＤ螢幕，憑藉它，克麗絲可以看到這個廣場的全貌，廣場上圍滿了人，人群背後一盞聚光燈將面前的高臺照得通亮，燈光後面是一個可以自由調整角度和高度的伸縮架，那是為了向全州轉播這次死刑而特意搭建的。



當克麗絲看到豎立在法院臺階前的絞刑架時，她突然抖了一下，兩腿發軟。



晚風中，絞索微微晃動著，像是在招手——它在召喚著克麗絲的靈魂。



法警將克麗絲拽到絞架下，她仰起頭，茫然的看著頭頂那條繩子，仿佛她的靈魂已經被那道環吸進去。看到克麗絲站在那裏不動，看臺上發出一片下流的噓聲，有一個人笑著衝她喊道：「再感覺一下土地吧，這是妳最後一次接觸它了，下一次妳再接觸土地已經是場面在它下面啦！」



法警看到克麗絲兩腿癱軟，幾乎要坐在地上，便伸手架住她，幾乎是半拖半拽的將她拉上了１３級臺階。



執行死刑的臺子實際上是個比較寬大的平臺，上面已經站著十幾個人，由於是首場死刑直播，連州長都來了，在他周圍是市長、市議員、區議員，監獄長，治安官……攝影師、攝影師在尋找最佳的拍攝角度，最後，當然還少不了今天的另一主角——行刑人。



除了直播，為了照顧現場觀眾，在絞刑台的背後還立了一塊巨大的液晶螢幕，現在她的臉就在螢幕裏，足有２０英尺高，看臺上每個人都能從她的臉上讀出她心底的恐懼。



這時，有人走到了麥克風前，由於巨大的音箱擋著，她看不到他，只是聽到他的聲音：「克麗絲小姐，鑒於同性戀在本州是嚴重的罪行，妳和妳的同伴被陪審團裁定犯有一級淫蕩罪，法官已判決妳絞首死刑，今天是妳的死刑日，妳的同伴將在下周執行。現在，我將妳交給行刑人，由他負責在１０點對妳執行絞刑。行刑人，開始準備。」



行刑人來到克麗絲身後，檢查了一下她的綁繩，然後抓住她的胳膊向前走了三步，來到絞索下。



面前是由幾個凳子簡單搭起的臺子，一個高凳一個矮凳前後放置，在高凳的旁邊還有一個高凳，克麗絲現在就站在矮凳前，而行刑人已經站在旁邊的高凳上，最後檢查一遍絞索的位置。



她站在下面，看著這個要她命的人，這是個魁梧的男人，並沒像一般的劊子手那樣帶著面罩，臉上修剪的很乾淨，褐色的臉龐已經有了一點風霜的痕跡，穿著一件長袖?Ｔ恤和黑色牛仔褲，兩條胳膊結實而有力，將袖子撐得滿滿的。



克麗絲站上矮凳，高度正好對著男人的腰側，她注意到他牛仔褲襠前明顯的圓錐形突起，這讓她有點不安。



「請幫我一下。」克麗絲對他說。



由於兩手被綁，克麗絲無法在凳子上保持平衡，當她從矮凳要踏上高凳的時候，差點歪下去。幸虧行刑人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將她拉了上去。



看臺上很多人目睹了這一刻，當看到克麗絲站在了絞索下，他們知道最精采的表演即將開始，頓時喧鬧起來。



克麗絲感覺身體有些發冷，她低頭看去，原來自己的斗篷剛才不小心被劃破了，晚風掀動著衣服裂口，她光滑白嫩的胴體忽而露出，忽而隱藏，襯著兩腿中間的一抹黑色顯得更加醒目。



克麗絲暗自慶倖自己的位置比看臺高出至少１５英尺，底下的人應該不會看清楚，但她忘記了身後那個巨大的螢幕，那上面顯示著她的一切，從膝蓋到頭頂的高度在螢幕上被即時放大了四倍，她所有的表情，眼神和動作都被毫無保留的展示在大眾面前。



任何一個人、包括那些在她身後的人都注意到了她微微暴露的身體和她羞臊的神態，甚至他們的呼吸也和這個女人的呼吸漸漸同步，她每次吸氣的時候，胸廓將斗篷頂起，身前的裂口暴露了她更多的隱私。



她和行刑人四目相視，克麗絲即使穿了高跟涼鞋，也只能勉強和他的視線相平，他是那樣健壯，甚至於腳下的凳子似乎也抵不住他的氣勢，發出吱吱嘎嘎的呻吟。



「再過一會兒，我也要在他面前呻吟了。」克麗絲這樣想著，她雖然是拉拉族，但對於這個生命中最後面對的男人並不討厭——「他至少比底下那些吃著烤肉、喝著啤酒的傢伙強多了！……不知道他那件事是否也比底下的人強。」



「妳準備好了嗎，克麗絲？」就在她看著行刑人胡思亂想的時候，他用嚴肅的話語把她的思緒拉了回來。



克麗絲點點頭。



行刑人摘掉了克麗絲頭上的帽子，少女那金棕色的捲髮垂在了肩上，她轉過身子，微微抬起了下頜對著絞索。



那是一條粗大的麻繩，在她的眼前搖曳，她的眼神也隨之變得有些迷離，最後，繩子鬆鬆的垂在她的左肩下。



男人嘟囔了一句，拉過繩子，重新調整了一下距離，隨後便將絞索鬆弛的套進克麗絲的脖頸，環結大小正合適，克麗絲動了動腦袋，被勒住的感覺並不明顯，但她的頭也很難再擺脫絞索的控制。



行刑人從她身後繞過來，將垂在她身前的繩子擺正，她低頭看了看，連著絞索的繩子此時垂在她的右胸前，呈現了一個Ｕ字形，正好繞過她的乳房。與她胸部的曲線像是精確計算過一樣完美配合。



從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那一刻起，克麗絲心裏就緊張起來，她的眼睛一直追隨著行刑人的動作，看到他停下來，她抬頭看了看絞架的橫樑，繩子就固定的位置就在她正上方偏右側一點，天色已經暗淡下來，有幾顆最亮的星星此時正在眨著眼睛，像是帶著俏皮的譏諷看著她。



克麗絲舔舔發乾的嘴唇，對著眼前的男人勉強笑了笑，說道：「我猜這根繩子不會斷掉，你說呢？」



「它不可能斷的，小姐。」男人一邊回答，一邊用力扯開了克麗絲斗篷上的繫帶，隨即又拿了兩個凳子放在克麗絲腳邊。



斗篷從克麗絲肩上滑落，底下看臺上發出一片噓聲，這聲音在克麗絲聽起來下流又淫蕩。她的軀體在２０英尺高的高臺上再沒有任何遮掩。



雖然夜色闌珊，但周圍遍佈霓虹，一個少女腳下一雙?色高跟涼鞋，雙臂被緊緊的攏在背後，用黑色的皮帶綁定，白皙的皮膚仍然光滑而有光澤，但在涼風中微微有些發抖，她眼神中透出的濕潤與現場淫靡的氛圍非常配合。



如果不是她左胸處有一個用記號筆畫的碩大的標誌「ＣＰ１」，人們甚至會以為這個女孩是在拍唯美的寫真，那個標誌的意思是 「１號犯人」，她即將在幾分鐘後被處以絞刑！



此時，她剛才站立的絞刑臺上只剩下行刑人、牧師、監獄長和兩個攝影師還陪在那裏，其他人都走到了底下的看臺上，坐在預先擺放在第一排的靠背座椅上，欣賞著周圍啤酒客的歡呼喝采，今天的目的是什麼？



連這些高官自己都忘了，究竟是殺一儆百還是娛樂大眾？



克麗絲感到肚子咕咕響，她有些後悔沒有聽從監獄長剛才的建議。



一束強光照在她身上，不僅沒有驅走她周圍的涼氣，反而加重了她心裏的孤獨。



她雖然是今天的主角，但這種「高處不勝寒」的煎熬實在讓她無法再忍受了。而且她覺得自己快要尿出來了，「天啊！拜託你等一會兒再出來吧！」。



就在她的忍耐快到極限的時候，身後響起行刑人的聲音：「犯人ＣＰ１的絞刑準備完畢！」



「感謝上帝，終於來了！」她想著，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尿意也減輕了許多。



監獄長來到話筒前，向底下看臺前排就坐的州長大聲說道：「報告州長閣下，您已經看過了關於重犯克麗絲的死刑判決書，該犯人的上訴已經被最高法院駁回。作為州長，您是唯一有權減刑和赦免死罪的人。現在請您做出最後的指示，我們是否按計劃對克麗絲執行絞刑？」



州長站起來，手上拿著一個話筒，還沒說話，從他身後突然響起一個男人的喊聲：「把這個騷貨吊起來！」話音一落，周圍一片笑鬧聲。



州長回頭看了一眼，十分嚴肅的說：「如果再有類似言論，我就宣佈清場。」



底下的喧鬧稍稍平息了一些，州長又轉過身，仰頭看了看克麗絲，說道：「監獄長，犯人已經被陪審團裁定有罪，並且也給了她上訴的權利，所有法律程式是嚴格的，我沒有理由減輕對她的刑罰，你們可以按計劃執行。」



雖然州長的決定早在克麗絲意料之中，但是當最後的一點希望都破滅的時候，她還是劇烈的哆嗦了一下，尿意突然增強，溫熱的液體已經衝到了尿道口，她兩腿使勁繃著，全身都在用力，連眼睛都盯住了某處不敢絲毫的轉動，仿佛時間凝固在這一刻，才沒有讓自己尿出來。



不知過了多久，可能只是幾秒鐘，她稍稍放鬆了一點，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快點結束吧，受不了了！」她這樣想著，等待著自己的墜落。



但等來的卻是腳下傳來牧師的聲音：「克麗絲，在將妳送給天主裁決之前，妳願意祈禱嗎？」



「祈禱？哈！見他的鬼！」克麗絲心裏的委屈和氣憤終於有機會爆發，她對著牧師，也是對所有人大聲喊道，「這一切我受夠了！滾回去操自己！」



牧師搖搖頭，人群中又傳出了起哄的口哨，他們已經忘了州長剛才的警告。牧師又來到話筒前，號召大家和他一起唱「Shall we gather at the river」，底下不少人回應。



聽到底下的合唱，克麗絲眼珠轉動著，兩腿又開始用力的擠在一起摩擦。



她感覺在右胸前軟軟垂著的繩子被拉緊了，她回頭看去，只見行刑人在她身後拉著絞索，正將它的末端固定在絞架上。



原本Ｕ字形鬆弛的絞索突然被拉直，勒住她的脖子，她不得不向右前方揚起頭。



「噢，看來他們是對我實行慢絞，讓我緩慢的被吊死。」克麗絲想著，眼睛的餘光看到她身後大螢幕上自己的臉，眼淚在她眼眶裏打轉，螢幕上端滾動的是那首歌德歌詞，她對歌詞嗤之以鼻。



歌聲停止時，牧師拿著話筒退回到了監獄長身邊，監獄長結果話筒，鄭重的對底下的人群喊道：「對犯人的死刑即將開始，請大家盯住犯人或大螢幕，這個過程我們只進行一次。」



人群中傳來笑聲。攝影師緊張的追蹤著現場的一切，州長安坐在第一排、監獄長神色凝重、行刑人雙手抓緊扳手、克麗絲表情複雜，這些在鏡頭中不斷的切換著。



最後，螢幕上分屏顯示行刑人和克麗絲。



克麗絲脖子上套著絞索，絞索的直徑足夠粗大，以至於克麗絲細長的脖頸被它封的嚴嚴實實。



她看到大螢幕上已經開始從１０倒數，下意識的想用手去抓住絞索，當然，是徒勞的，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她知道，這是她此生最後的一口空氣了。



底下的觀眾興奮的跟著螢幕一起倒數，他們知道簡單的１０個數位此時已和絞刑臺上的少女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３……２……１……０！！」



最後一個數位剛喊出來，行刑人雙手用力扳開了機關，克麗絲感覺腳下的凳子突然向下墜落，腳下失去了支撐，她慣性的向下跌去，而她豐滿的胸部也由於慣性猛的向上一聳，像是要脫離她的束縛。



她剛喊出半聲「啊——」，就感覺脖頸上的粗繩驟然加強了對皮膚的壓力，她的頭被誇張的向上提拉，嘴倏然閉緊，那聲慘叫就成為她留在這世間最後的一個字。



儘管行刑前已拉緊了絞索，但微微的下墜仍然讓克麗絲感到了失重，這種感覺只是一瞬間的事，其實她的自由落體只有不到１０公分。



當絞索以最大限度被她的身體拉直以後，她的下落就停止了，與此同時，她似乎感覺到自己頸椎的每一節椎骨都發出「叭叭」的爆裂聲。



她的身體開始像鉛擺一樣來回扭轉和擺動。繩結此時緊緊壓在她右耳下，脖子上的皮膚在平時精心的保養下格外細嫩光滑，正因如此，對外物的刺激也格外的敏感，此時被粗糙的繩索磨得滲出了血絲。



剛才打開的踏板又砰然回復原位，但克麗絲腳下的凳子已經落到底下的人行道上，她一絲不掛的身體不再有任何外物的依靠，除了脖子上那道繩環，女孩把自己的全身交付給它，而它的確正執著的向女孩攫取著她的全部。



克麗絲苗條的身體就這樣在空中搖擺旋轉，她有些暈眩，但並沒有喪失意識，她的胸部起伏著，絞索沒有如她預想的那樣讓她迅速窒息，繩索過於粗大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它的威力，她的氣管只是在被緩慢的壓縮，克麗絲甚至還可以讓夜晚冰涼的晚風進入自己的胸腔，儘管這越來越難。



當她轉到面向大螢幕時，她第一次正眼看到自己的身體被如此誇張的投射在裏面，高清晰度的畫面讓她毫無一點隱私，她全身赤裸被吊在半空，從頭頂到腳趾的每寸肌膚都被放大了四倍，幾根金棕色的捲髮在晚風中輕輕的飄動，兩條細長的腿正在顫抖，就像從水面上掠過的蜻蜓在撲動翅膀。



她的陰毛卻是?色的，被精心的修剪成一樣長短。



她身體任何一處發出的聲音，哪怕是呼吸聲都被圍繞她身體的微型話筒捕捉到，並由巨大的音箱播放出來。



「不知道親愛的現在在哪裡，她肯定就在現場，能看到這一切。我的身體被她看過很多次，但現在是最後一次啦。」這樣想著，她的兩腿不由得又是一陣顫動，比剛才夾得更緊，仿佛只要一鬆開，就會失去什麼。



慢慢的窒息、死亡的結局令她恐懼，眾目睽睽下的裸體、蕩婦的名聲讓她覺得羞辱，而與女伴曾經的親密和此刻來自身體深處的燥熱又讓她興奮不已。克麗絲就在這種複雜的感覺中等待……



所有人也在等待。此刻音箱裏傳來咕咕嘎嘎的聲音，來自克麗絲漸漸封閉的喉嚨深處。



她白皙的皮膚上分泌出了汗珠，在強光的照射下顯得格外晶瑩。






（一）結局









克麗絲已經被吊在距離他們頭頂十幾英尺的地方超過五分鐘了。看臺上，監獄長注視著犯人痛苦掙扎和扭曲的身體，隨後取出煙嘴裝上一根雪茄，點燃前他對身邊剛剛坐下的行刑人大聲讚歎道：「她的絞刑真是精采，你幹得不錯！依你看她還要多久會死亡？」



「我不知道，她現在就算不死也應該昏迷了」行刑人抱怨道，「我早就告訴過你那條繩子不合適，它太他媽的粗了！」



「別胡說，小子！這裏很多人都是花了大價錢來到現場的，電視臺也購買了轉播權，他們當然希望不虛此行，讓她再掙扎一會兒吧，哈哈。」



接下來的幾分鐘，克麗絲的表現的確做到了值回票價。她此時已經很難再呼出肺部的濁氣，由於仰著頭，不斷分泌的唾液流回咽喉處，與那裏的液體攪合在一起，更加劇了呼吸道的粘稠感，從那裏發出的聲音也變得呼嚕嚕的渾濁不清。



克麗絲的意識開始模糊，有時候她就完全將自己交給本能意識，身體安靜的掉在那裏，她的手還想去抓住繩子，當然，幾次努力都是徒勞的。



最初的掙扎大量消耗了克麗絲的體力，她太累了。



底下突然爆發了陣陣歡呼聲。



這聲音將她驚醒，她強打精神想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但從六個角度直射向她的強光讓她無法適應。



原來攝影師將她剛才墜落那一瞬間的鏡頭分六個角度用慢動作重播給大家，這引起觀眾的齊聲喝采。



絞刑已經持續了３５分鐘，絞索開始深深的勒入克麗絲的脖頸，脖子上剛才被劇烈摩擦的挫傷處滲出了小血珠，與嘴角流下的唾液混在一起，呈現出粉紅的顏色。



與刑前那個漂亮性感的女囚犯相比，此時她的臉已經腫脹發紫，眼裏充滿血絲，鼻水留在她的嘴唇上，與原本的唇彩相映照，閃著濕潤的光澤。她的嘴像離水的魚那樣一張一合，渴望著空氣。



「上帝啊，讓我快點死吧，哪怕死後你送我去地獄，我實在無法忍受啦！」克麗絲想著。



但顯然上帝此刻沒有與她同在——她的觸感還完全保留著，她覺得有捲髮垂在她的脖頸、臉龐，髮梢甚至陷入她的眼簾，她還精準的發覺有蚊蟲在她身邊飛舞，偶爾停留在她光滑的皮膚上，再飛走時已經「心滿意足」。



而這些她雖然看不見，但感覺得到，更糟糕的是，她對此毫無辦法。如果她能出聲，整個城市都會聽到她委屈到極點的哭喊。



幾乎４５分鐘了，她還吊在那裏，身體雖然已經是無意識的掙扎顫抖，但她畢竟還在堅持，儘管她不想這樣。行刑前喝的那瓶酒此刻開始和她作對，她覺得兩腿間一熱，這是一個信號，她知道發生了什麼，但她已經不想去控制自己的括約肌了。



尿液剛開始還是滴滴答答的流過克麗絲的雙腿，幾秒鐘後，就似泉水般噴瀉而下，擊打在腳下的臺面上，那是她雙腳渴望重新接觸的地方，此時卻由她的「大珠小珠」替她做到了。



時間又過了５分鐘，上面的克麗絲已停止了一切掙扎，全身自然而鬆軟的掛在繩子上，腳下是一灘水，兩腿不再像剛才緊緊並攏，腿內側汗水和尿液流過的痕跡清晰可見。



監獄長看了看毫無生命跡象的克麗絲，站起來轉身面向人群大聲宣佈道：「先生們女士們，你們見證了正義的回歸，雖然這次耗時比我們預計的要長。」說著他抬頭 克麗絲一眼，人群裏傳來會心的笑聲。



監獄長繼續說道：「我保證我們還會繼續這樣公開執刑，只是一些細節方面需要改進一下。大家還可以在這裏停留４５分鐘，廣場將在１小時內清空。明天是禮拜日，大家去完教堂別忘了再來這裏，１號犯人的屍體將在明天中午１點到３點在這裏繼續示眾。」



底下又是一片笑聲。



「下周六我們將對２號死囚執行絞刑，她是剛才這位犯人的女伴，同樣犯有一級淫蕩罪。屆時我也希望大家能光臨現場。」



觀眾掀起最後一輪購買啤酒的熱潮，一邊打著酒嗝，一邊興致勃勃的和身邊的朋友討論剛才絞刑的經過，每個人的臉上都泛著油光。



行刑人這時爬上絞刑台。他穩住克麗絲微微旋轉的身體，正要將她解下來，卻驚奇的發現克麗絲的腳明顯的抽搐了一下！



「她還活著？！」他想著。觀眾們開始成群結隊的退場，沒人注意到行刑人臉上震驚的表情。



行刑人努力告誡自己冷靜，他站在臺上目送觀眾退場，在此之前所有嘉賓已經先走了，監獄長也陪著他們離開了。



幾分鐘後，這裏就只剩下行刑人和吊在那裏的克麗絲。



行刑人解開了固定在杆子上的繩頭，慢慢將克麗絲的身體降下來。



在被吊起近１個小時後，克麗絲終於又落在絞刑臺上。



行刑人悄悄走到克麗絲身邊跪下來，用手指試了試套住她脖頸的絞索，那裏有足夠的縫隙可以插進去，於是他確信絞索並沒有徹底勒住犯人的脖子。



犯人還活著！



「我該怎麼辦？報告監獄長？他會把我吃了的！」他看著克麗絲，腦子裏不停的轉著念頭，「這個犯人年輕漂亮，留下她吧！雖然她不喜歡男人，但如果是她的救命恩人呢……哎呀，我在想什麼，她明天還要在這裏示眾呢！」



行刑人正想著，克麗絲的胸部明顯的起伏了一下，她睜開了眼睛。



行刑人沒有多想，他解開了自己的皮帶扣，將它迅速從褲腰上拉出來，套在克麗絲的脖頸上，拉緊！



「對不起了，姑娘！一會兒就好。」他小聲說道，同時兩手更加用力！



克麗絲猛的睜大了雙眼，盯著面前的男人，男人離她只有不到１英尺的距離，她能感覺到男人呼出的氣息，也清楚的看到他的胸肌脹得幾乎要將身上的Ｔ恤撕裂。



「怎麼會這樣！」克麗絲感覺不到悲哀，她小腹內有股奇妙的東西在竄動，那東西讓她快樂，她和女伴有過性經驗，此時她的感覺就像女伴用手、用身體、用她們兩個私密的方式在搔弄她，和她開著玩笑——終極玩笑。



克麗絲的舌頭伸出來，有點怪異，口水順著嘴角流到了男人的手臂上，那只手臂青筋爆出，因為太用力而微微顫抖。



克麗絲的顫抖比他要強烈的多，她像一個看到生機即將消失的獵物，在獵人的追捕下瀕死掙扎，她的兩手還被綁著，這更加大了她身體擺動的幅度。



她的兩腿在劇烈的痙攣，連臀部都在抽搐，擊打臺面發出「咚咚」聲。



行刑人不得不跪坐在她的腿上，卻差點被她掀下去。



克麗絲的身體被翻過來，行刑人死死的壓住她的臀部，身體幾乎伏在她的背上，她可以清楚的聽到男人的呼吸聲，感覺到熱氣撩撥著她的耳朵，這又讓她想起女伴——她們經常這樣，而克麗絲對此尤其敏感。



她的眼淚留下來，是快樂、恐懼、委屈、思念？說不清的眼淚！克麗絲體內那股快樂因數越發的不安分了，極度的竄動，而後越來越集中的匯合在一起，「天啊！它們就要出來啦！」



克麗絲熟悉這是高潮前的幾秒鐘，但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猛烈的多。她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行刑人覺得身下的女孩背部突然誇張的拱起，臀部劇烈的顫抖著，他已經穩不住了，索性又把她翻過來，四目相對的趴在她身上，兩手直接掐住了女孩的脖子。同時感覺女孩的兩腿在他身下顫抖著，快速的摩擦他的身體……



幾秒鐘後，克麗絲的抽搐突然明顯弱下來，掛著淚痕的臉上呈現出一絲笑容，很快連最後一點掙扎都停止了。



行刑人長舒一口氣，手微微的放鬆了一點，但仍然掐住克麗絲。又等了一會兒，他伏在克麗絲耳邊小聲說：「別擔心，下星期妳的女伴不會再經受妳的遭遇了。」



這句話克麗絲似乎聽進去了，似乎沒有，她的頭微微搖了搖，歪向一邊，再無動靜。



行刑人從克麗絲身上爬起來，已經接近午夜了，晚風驅散了他心頭的一點鬱悶，卻驅不走他體內的「火」，他感覺褲襠處有點涼，低頭一看，那裏明顯有一片水漬，是腳下這個女孩留下的。



他感覺自己褲襠裏硬的發脹，剛才女孩的掙扎讓他興奮不已。他低頭打量著女孩，注意到了她臀部下同樣一片水跡，整齊修剪的陰毛此刻顯得淩亂而濕潤，空氣中還殘留了剛才掙扎時留下的氣味，這氣味有些讓他不能自持。



「明天中午展出，寶貝兒，我們還有十幾個小時，呵呵。」



次日展出時，官方正式宣佈１號罪犯克麗絲被絞刑處死。但只有那個對她執刑的人知道她死亡的真相……






（二）結局







克麗絲的絞刑已經進行了５分鐘，監獄長對坐在他身邊的行刑人大聲說道：「她的絞刑真是精采，你幹得不錯！依你看她還要多久會死亡？」



「我不知道，她現在就算不死也應該昏迷了」行刑人抱怨道，「我早就告訴過你那條繩子不合適，它太他媽的粗了！」



「別胡說，小子！這裏很多人都是花了大價錢來到現場的，電視臺也購買了轉播權，他們當然希望值回票價，讓她再掙扎一會兒吧，哈哈！你看，大螢幕上正在把她剛才的畫面多角度的重播，哦，還是慢動作！」



但再精采的場面連續看十幾遍也會讓人厭煩。



３０分鐘過去了，看到克麗絲還在空中掙扎，州長有些不耐煩了，她轉身對監獄長說道：「時間太長了，她很快就會死亡，是嗎？」



「那條繩子太粗了，照現在的情形看，她至少還能再堅持３０分鐘。」由於面對的是州長，行刑人這次的回答沒有爆粗口。



州長搖搖頭：「不行，這不是在執行正義，而是對她的虐待，想想辦法，年輕人！」



行刑人從隨身的背包裏拿出一條１釐米粗細的繩子，那上面已經打好了一個繩環。



州長驚訝的看著他，說道：「你難道想用這條繩子再絞她一次？！」



「尊敬的州長，您現在有三條路可走，一是讓她就這樣吊在那，依您所說那是對她的虐待；二是對她赦免減刑；三是允許我用這條繩子。」



州長想了一下，舔了舔嘴唇，終於她深深吸了一口氣，下定了決定：「上帝幫幫我，去做吧！」



行刑人將繩子收回包裏，站起來叫了兩個看守與他一起重新走上絞刑台，此時絞刑台的臺面已經開始上升並恢復原位，克麗絲的腳趾已經可以勉強勾到絞刑台的木板了。還沒等她明白過來，行刑人已經解開固定的繩頭，把她放了下來。



經歷了半個多小時的絞刑，克麗絲的身體終於再次落回到臺面上，令她奇怪的是她居然還活著。



台下的觀眾不幹了，口哨聲此起彼伏，他們都以為克麗絲將被赦免。



幫手扶住了克麗絲，她已經在大口的呼吸，儘管有人扶著，虛弱的她還是支撐不住自己，雙膝軟軟的跪在臺上。



行刑人此時解開了固定在頭頂絞刑架橫梁上的繩結，又迅速將那條較細的繩子穿過滑輪固定好。然後他跪坐在克麗絲旁邊，試圖摘下她脖子上那條粗大的繩索。



此時底下想起了監獄長的聲音：「請大家注意，安靜了！我們遇到一個技術上的小麻煩，現在正在解決，請大家保持安靜，絞刑很快將重新開始。」



本來懷有一線希望的克麗絲怒視著行刑人，從她受傷的喉嚨裏發出一聲嘶啞卻刺耳的吼叫：「啊——有完沒完啊！」



行刑人從她頭上取下繩子，含著歉意對她說道：「我很抱歉，但我保證這次會很快。」邊說邊將細繩的繩環套在她脖子上。



「哦，別！你不能這樣！你們不能讓我受兩份罪！」旁邊的幫手努力控制住克麗絲，不讓她劇烈反抗。



行刑人整理了一下克麗絲的頭髮，將它們從絞索中拿出來，又試了試繩環的直徑，只能夠在絞索和脖頸間插進一根手指，他點點頭，再次對她說道：「我保證這次不會那麼受罪，克麗絲小姐！」



他站起來，大步走到絞刑架旁，招呼著幫手將克麗絲扶起，他抓緊了繩子，回頭看了看克麗絲。女孩這時已經哭成了淚人，由於喉嚨受傷，她的哭聲雖大，但聽起來有些嘶啞，像是哽咽。



克麗絲此時委屈到了極點，這樣的羞辱還要再來一次，已經極度膨脹的膀胱此時也不再受控，溫熱的尿液順著她的大腿流下來。開始她還想阻止，拼命擰著雙腿，後來就任其流下了，同時流下的還有她的眼淚。



底下的人看到這一切，開始大聲的嘲笑和歡呼。



行刑人看著這一切，加快了手上的動作。他示意幫手將克麗絲帶到踏板前，最後上下打量了一下繩子，隨即就大聲喊出一個字：「扳！」



克麗絲大聲哭喊著：「上帝，拜託請別——啊咯」沒等她喊完，腳下的踏板突然下沈，她的身體又一次直線墜落。



她自由下落了大約３英尺，繩子又被拉緊了，她的身體再次懸空，與上次不同，這次她的確像行刑人說的「快速」的感覺到窒息的痛楚，而她的膀胱也在繼續的放鬆。



仿佛是要報復，繩子剛剛被拉緊，她的兩腿就一陣抽搐，身體猛得向前一挺，一股尿液噴射而出，遠遠的飛向底下第一排就坐的嘉賓，底下傳來一陣尖叫。



繩索就像行刑人說的，迅速陷入了克麗絲的脖頸，死死的封閉了她的氣管和頸動脈，她感覺大腦昏昏沈沈。



克麗絲的嘴唇剛才墜落的時候被自己咬破了，正在順著嘴角流血，她的唇形很美，要放在平時她肯定大呼小叫的擔心半天，但現在她一點也沒感覺到疼，與此刻的其他痛苦相比，這已經微不足道了。



她的嘴一張一合，像是離水的魚渴望氧氣，她的小腹也在劇烈的起伏，似乎想把胃裏的空氣都擠到肺部。



克麗絲的劇烈掙扎只維持了不到一分鐘就突然弱下來，兩條腿開始小幅度的摩擦，最後交疊在一起。兩隻手無力的搭在背後，偶爾活動的手指掃過自己的臀部，與兩腿間殘留的尿液、陰部泌出的愛液和嘴角流下的口涎一起構成一幅淫蕩的畫面，讓盯著大螢幕關注她的人遐想聯翩。



人群裏響起陣陣掌聲，人們自發的唱起歌，歌詞只有一句：「去死吧！婊子！死吧！」



克麗絲已經聽不到人們對她的羞辱了，她只感到耳鳴頭昏，肺部像是著了火。



兩分鐘後，她的反應已經很輕微了，只是雙腳偶爾有一點顫動。



３分鐘時，她覺得自己的心跳將要停止，她的身體以極大的緊張盡力伸展了一下，腳尖繃得筆直，連頭髮都似乎向上豎立，這樣的動作維持了幾秒鐘就突然放鬆下來，她徹底喪失了意識。



絞刑只進行了不到４分鐘，克麗絲已經死了。



燈光下，她鬆軟的屍體在空中緩緩的轉動，向觀眾展示著她曾經驕傲的身材，迷人的雙腿間此時已經淋漓不堪，微微張著，毫無羞恥的暴露在大螢幕上。



監獄長揀起話筒，對觀眾大聲的宣佈：「女士們先生們，你們見證了對１號犯人的死刑執行，她的屍體將在這裏繼續懸掛一小時。我們會在接下來的４５分鐘裏繼續直播，同時也允許現場觀眾上臺來參觀。４５分鐘後我們會清場。」他頓了一下，繼續說道，「請大家不要忘了，犯人裝殮後將於明天中午１２點到下午３點繼續展出。另外，下星期六晚上１０點，我們將繼續公開執行死刑，犯人是２號罪犯，也就是１號罪犯的女伴。謝謝大家，也希望大家屆時光臨現場！」



絞刑臺上的行刑人向監獄長和州長走過去，後者仍在試圖擦去剛才濺到自己制服上的尿液。



她抬頭看了看行刑人，說道：「謝謝你的主意。但我希望下周的絞刑可以在５分鐘到半小時間結束，能做到嗎？」



「沒問題！下次我可以拿一條比這粗點的繩子。我想我們有點虧欠克麗絲，就應該給她女伴一個好的絞刑。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來試驗。」



第二天下午，克麗絲的屍體被成殮在簡陋的棺材中，斜立在法院門口的街道邊展出。她還是一絲不掛，為了展出的效果，那條細細的繩索仍然套在脖子上，但已經鬆弛了，繩頭搭在她的胸口，顯得那麼安靜而無辜，似乎不知道自己在一天前那樣堅定的奪走了一個少女的生命。



讓克麗絲的胳膊繼續綁在身後也是出於展出的考慮 ——這樣她的胸部就會高高的聳起，胸前「ＣＰ１」的那個標誌也更加醒目。



她的脖頸上血痕累累，那是先後被兩條絞索勒過的痕跡。她的腳上還穿著那高跟涼鞋，腳和腳踝上有明顯的淤血，在提示眾人她曾經劇烈掙扎。



人們列隊「瞻仰」她的遺容，以古怪的眼神上上下下打量著她，不放過她身體的每寸肌膚和毛髮。



在這之前，她的情人已經來看過她，她穿著一身橘紅色的囚服，雖然寬鬆，但鼓鼓的胸部同樣把「ＣＰ２」的犯人標誌高高撐起。



她深情的望著克麗絲，俯下身向她的唇獻上自己的最後一吻，然後輕輕的告訴克麗絲：「親愛的，我們下周又可以在一起了，永遠在一起！」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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